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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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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富有浓郁的文人色彩，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主义园林思想新特点。其摆
脱了传统园林美学思想之束缚，勾勒和创建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并对清代人们的造园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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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时期的政治畸变、经济繁盛、哲学突破以
及园林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促使计成、文震亨、李渔

等江南文人摒弃重道轻器的传统而空前地活跃于

造园艺术领域之中。这些晚明江南文人以其丰富

的造园实践经验为依托，以其独特的人生理想、精

神意趣与审美追求为基调，撰写了《园冶》《长物

志》《闲情偶寄》等一系列有关园林设计与营造的

著作。在其造园论著中，晚明江南文人鲜明地表达

了他们独具特色、多元相济的园林美学思想，体现

出秉持“宜”之理念、尊奉“雅”之品味、崇尚“自然”

之境界［１］、追求“个性”之精神的特质。晚明江南

文人作为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既有丰富的造园经

验，又有深厚的文化素质与艺术涵养，是造园实践

经验与文化艺术修养兼备的知识精英。其有关园

林设计与营造的著作所蕴含的园林美学思想，摆脱

了传统园林美学思想之束缚，勾勒和创建了一种艺

术化的生活方式，并对清代人们的造园观念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园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

位，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

　　一　对园林文化史的贡献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向来有“重道轻器”的传统。

早在先秦时，《周易·系辞上》就说“形而上者谓之

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明确地将“道”与“器”分而

治之。而经由先秦最初作为贵族阶层的底层，之后

随着社会阶层的流动逐渐从贵族阶层中游离出来

而成为“四民”［２］之首的“士”（先秦诸子百家就是

新兴“士”阶层的代表）的演绎（譬如，孔子说“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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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器”［３］１８，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

泥，是以君子不为也”［３］２２５），古代“重道轻器”的传

统得以奠定。在这些“士”的深层意识里，传播知识

文化与入“仕”，即所谓的“道”，才是他们的应有之

责；至于建筑和园林等方面的设计与营造，即所谓

的“器”，则是工匠之事。

自先秦以来的很长时期里，因文人士大夫持有

“不器”之思想，且造园之术需要通过实际训练才能

精通其中之道，所以，文人士大夫中很少有人参与

到园林设计与营造活动中来，更遑论言及有关造园

美学论著的撰写了。而工匠虽然对园林营造之术

颇为熟稔，但限于文化水平，他们很难将其园林营

造经验行诸于文字，往往只能通过口授手习的方式

将其造园经验传诸后世。这样，有关造园的理论和

美学著作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了。

至唐宋元时期，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与日趋成

熟，也因封建社会专制的禁锢，一些有着高超文化

水平、深厚艺术修养以及独立思想和人格的文人，

为了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逐渐疏离主流政治

而沉迷于世俗生活之中。为了获得物质的享受，也

为了寻求内心的自在闲适，他们往往选择“中隐”之

式在城市中营建园林，并且还自得其乐地参与园林

设计与营造活动。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唐代

文人白居易。

首次提出“中隐”隐逸模式且禀赋卓越、艺术造

诣甚高的白居易，曾为自己精心设计过四处私园，

即“长安新昌坊宅园、渭水之滨别墅园、芦山草堂、

洛阳履道坊宅园”［４］；并且还撰写了大量与园林有

关的诗文，如《草堂记》《池上篇》《太湖石记》等。

这些园林诗文虽然也无意间涉及了有关园林设计

与营造的美学追求，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

丰杀，一心称力。……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

已，不加白。……辄复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

水为池”［５］等，在某种程度上闪烁着美学思想的光

芒，但总的看来，其还只是感性体验式的随笔，而不

是对造园经验的理论升华。

宋代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周密《癸辛杂识》

《吴兴名园记》等游园随感文章，情况也大致相似。

虽然这些较为知名的园记中不乏园林审美见解（譬

如“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

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无眺望”［６］等论述），具

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它毕竟只是随意而发的感

想，因而显得颇为零散，缺乏条理性与系统性，其理

论思辨色彩自然不够丰富 。

由上可知，唐宋元时期，有一批文人逐渐突破

思想的藩篱而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园林设计与营造

活动中来，而且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较为精辟甚

至颇具价值的园林美学散见，但总体而言，他们的

见解还只是感性体验式的，并没有经过理性的概括

和升华。

相比之下，晚明江南文人在其《园冶》《长物

志》《闲情偶寄》等造园论著中以“宜”“雅”“自然”

“个性”为元素所构建的园林美学思想，不仅是对园

林设计与营造的理论性阐发，而且富有条理和具有

相当的系统性，甚至凝结着中国传统哲学、造物设

计观念以及诗文绘画的精粹，这在中国古典园林文

化史上开风气之先，占有重要的地位。

晚明江南文人的造园美学论著之所以能够出

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着丰富的造园实践经验，

对造园之道颇为精通，并且有着自己的造园心得与

领悟；同时，他们还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与深厚的

艺术修养，能够将自己的造园实践经验与造园领悟

体会升华到理论的高度并行诸于文字。另一方面

也得益于当时园林艺术尤其是文人园林艺术的高

度发展与全面成熟。换言之，晚明江南文人的造园

美学论著，不仅是其自身造园实践经验与造园心得

领悟的理性概括与总结，也是明末时期文人园林艺

术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就此而论，晚明江南文人

的园林美学思想毋庸置疑地标志着我国古代园林

艺术乃至整个设计艺术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从事造园实践与理论写作的晚明江南文人，大

多是仕途失意的文人。政治上的不得志致使他们

回落到世俗生活中寻求心理上的自适。而他们又

是一群文化素养深厚与艺术造诣颇高的文人，不仅

工于诗文，还擅于绘画；不仅具有创作才能，还富有

鉴赏能力。基于此，这群独特的晚明江南文人在造

园实践与理论写作中，自然就非常注重文化内涵、

艺术韵味与精神追求的融入与贯注。因此，晚明江

南文人有关园林的美学思想既是他们乃至晚明文

人心态的一种颇为生动和全面的反映，也是他们在

园林艺术上的审美理想与诉求。晚明江南文人这

种由造园实践经验所生发出来的园林美学思想富

有浓郁的文人色彩，形成了特定时空中特殊的文人

园林文化———既不同于宫廷园林文化，也不同民间

和市民园林文化。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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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之最，而文人又往往是风雅品格的开创者与践

行者，其设计出来的富有浓郁文人色彩的园林作品

自然成为市民与民间造园效仿的对象。所以，晚明

江南文人在造园实践与理论阐述上所表现出来的

审美理想与精神诉求引领了此一时期人们的造园

审美取向，对提升此一时期造园审美水平发挥了重

要作用。晚明江南地区一些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人

为了提高其社会地位与身份，往往聘请文人为其造

园，或者让工匠根据文人园林模式来营造园林，这

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文人园林文化在当时的影

响与地位。

　　二　对传统园林美学思想历史局限性的超越

晚明江南文人在造园论著中以“宜”“雅”“自

然”“个性”为元素所构建的园林美学思想，其最终

的旨归不在别处，而在于人。因此，从这种意义上

说，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是一种“以人为

本”的主体思想。晚明江南文人生活在“一个由礼

教道学权威及传统所构成的社会逐渐转变为着重

个体生命、情欲和现实生活世界取向的时代”［７］，受

到明代中叶以降社会上所掀起的追求个性解放、心

灵自由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他们这种“以人为本”的

园林美学思想也出现了一些有别于传统“以人为中

心”的实用主义园林思想的新特点。晚明江南文人

这种“以人为本”的园林美学思想的新特点，具体表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关注的对象不是抽象的大一统之人，而

是具体的实在的个体，尤其是像晚明江南文人这样

有着人文理想与情怀的失意文人。

其二，对个体的特性及实际生活需要所采取的

态度不是忽视，而是关怀与重视。例如，晚明江南

文人从自身的审美趣味与精神追求出发，要求“林

园遵雅”［８］１７１“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

怀，斋阁有幽人之致”［９］１８；为了满足园主的世俗生

活需求，晚明江南文人在园林设计上秉持“宜居”

理念。

其三，设计营造的园林不只是单方面地满足人

的物质需要，而且要充分地考虑满足人的其他复杂

多样与深层次的需求，尤其是精神需求。譬如，为

了满足园主经济节俭的需求，晚明江南文人提出

“用之得宜”与“丰俭得宜”［１０］１８５的原则或观念；为

了表现人的意趣及精神风貌，晚明江南文人主张园

林构筑应“虽由人作，宛自天开”［８］５１。

其四，在处理园林营建与人的生活的关系上，

不是将其隔离，而是将其紧密相连，体现日常生活

的审美情趣。譬如：关于园林屋宇大小的设置，晚

明江南文人摒弃园主的身份地位等外在条件，提出

“房舍与人，欲其相称”［１０］１８０。

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在

于人，在于世俗生活中的个体，其关怀与重视的是

个体的特性、实际生活需要以及复杂多样的需求。

就此而论，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从至高的

神圣价值回归到了个体的现实生活中，这无疑闪烁

着近代人文主义的光辉，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超

越历史局限性的特性———因为服务于个体的现实

生活与日用伦常是设计的本质，也是近现代设计最

为基本的精神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

思想始终关注与重视人的深层次需求，但这并不意

味着它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晚明江南文

人在造园论著中多次强调园林设计要遵循自然、顺

应自然，在遵循与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师法自然与妙

造自然，体现了“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

辩证关系。“因”“依”“随”“按”“任”“顺”“合”等

观念就是晚明江南文人遵循自然与顺应自然最为

充分的体现。

作为文化视野与艺术素养兼备的知识精英，晚

明江南文人在园林环境设计中自觉地融入和贯注

了文化艺术的审美内涵以及人格理想。他们在尽

情享受物质的同时，追求精神的享受；虽执著于世

俗生活之中，但又超越于世俗生活，将日常生活与

艺术美妙地融合在一起。因而，他们创建了一种既

满足于生活实际需求，又适合于消闲遣兴、怡情养

性，充满逸趣幽韵与自然雅致的生活方式。这种生

活方式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进

一步地说，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从某种意

义上已经勾勒和创建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

似乎与当代所畅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有着

某种相通或相近之处。

“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最初是由英国学者

迈克·费瑟斯通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来的。费瑟
斯通认为，消费社会中所出现的给人以梦幻感觉的

百货商店、海滨胜地、商业广场以及各种美轮美奂的

商品等致使“艺术与日常生活的某些界限坍塌，艺术

作为一种商品受到特殊保护的地位被侵蚀……促使

人们将注意力投向日用品，并将其当作艺术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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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１１］。２１世纪初，当这一命题传入中国后，引起了
中国学界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激烈讨论。“日常生活

审美化”，简言之，就是处于消费社会中的人们将审

美视域从纯粹的艺术殿堂扩展和延伸至日常生活之

中。虽然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与“日常生

活审美化”理论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所涉及的审美主

体与对象等各不相同，但二者在以艺术的眼光对待

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艺术化这一方面，却是相通相

似的。就此而论，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具

有一定的超越历史的进步性。

基于特定的时代境遇与独特的身份，晚明江南

文人中虽有人（如计成）将造园作为其生存之道，但

他们并未以此作为其纯粹谋求功名的手段，而是将

其作为人生价值与艺术追求的实现方式。因此，晚

明江南文人在园林设计中所寻求的不是功利性价

值，而是功利性价值之外的自我超越、自我闲适与

自我完善。以造园作为其生存之道的计成在其《园

冶·自序》中就说：“别有小筑，片山斗室，予胸中所

蕴奇，亦觉发抒略尽，益复自喜。”［８］４２即使是片山斗

室这样小规模园林的设计，计成也将其视为一门艺

术，竭尽全力地将自己胸中所怀有的人生理想与艺

术追求（“奇”）在园林设计实践中充分地发挥和施

展出来，从而在其中自娱其情，自得其乐（“益复自

喜”）。换言之，他试图在“娱”与“乐”中进一步地

发现自己、肯定自己和完善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和艺术追求。晚明江南文人这种精神也完全

融入与渗透到其园林美学思想之中，成为了其园林

美学思想一个极为鲜明的特征。

受当时突破庸常与格套而极力追求自我的与

众不同这种文化精神的影响，晚明江南文人无论是

在造园理论阐述上，还是在造园实践中所竭力倡导

和追求的独具匠心的思想与精神上，均对当时园林

艺术由关注技术表现到重视设计创新的风格转变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相应，晚明江南文人

所提出的“三分匠、七分主人”“园筑之主，犹须什

九，而用匠什一”［８］４７的观点，不仅充分肯定了园林

设计师在园林营造活动中的作用，还将园林设计师

的主体地位提到了至高的高度，这是千百年来所未

闻见者，足可开一代风气之先。

　　三　对清人造园观的影响

晚明江南文人有关园林的美学思想对清代人

们的造园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可从曹雪芹

《红楼梦》、钱泳《履园丛话》以及沈复《浮生六记》

中略见一斑。

《红楼梦》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

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曹雪芹借贾政、贾宝
玉等众人之口表达了他对造园艺术的美学见解。

例如，当贾政领着众人开门游赏大观园时，书中有

这样的描写：

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众清客都道：

“好山，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

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众人道：“极是。非胸

中大有丘壑，焉想及此。”［１２］２１９

“一带翠嶂挡在前面”，这是以门后设置山石的

方式来阻挡游赏者视线的做法。对于这种所谓的

“障景”造园手法，曹雪芹是颇为赏识的，认为只有

胸中大有丘壑的造园家才能想到运用此艺术手法。

与此同时，曹雪芹借贾政以及众人之口明确地道出

了这种所谓“障景”造园手法的艺术效果：避免园中

之景一览无遗（“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

入目中”），给游玩观赏者以无限的遐想，为其增添

探幽寻胜的闲情逸趣（“趣”）。

曹雪芹对“障景”造园手法的见解，实际上与晚

明江南文人在造园美学论著中所表达的思想一脉

相承。计成在《园冶》中就说：“伟石迎人，别有一

壶天地。”［８］１７１所谓“别有一壶天地”，就是通过“伟

石”的阻挡，营造一种深远广阔与变化无穷的艺术

境界。

又如，当贾政等人进入大观园，透过入门处的

一带翠嶂，往前一望，便见一条羊肠小径从藤萝中

微露出来，贾宝玉对此题名为“曲径通幽”。贾宝玉

之所以如此题名，是因为“此处并非主山正景，原无

可题之处，不过是探景一进步耳”［１２］２１９。在此，曹

雪芹借贾宝玉之口，点明了园林入门处设置曲径的

妙处：“探景”。曹雪芹的这种美学见解亦与晚明江

南文人相通。文震亨在《长物志》之“室庐·海论”

篇中就明确地指出：“凡入门处，必小委曲，忌太

直。”［９］３７对于入门处的小径设计，文震亨之所以强

调要“小委曲”，不能“太直”，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展

现其曲折美，并扩大园林的审美空间，为观赏游玩

者在游玩园林时增添几分情致与乐趣。

由上所述，曹雪芹无论是借贾政及众人之口所

道出的“障景”造园手法在园林中所彰显的艺术效

果，还是借贾宝玉之口所点明的园林入门处设置曲

径的妙处以及所阐发的自然天成的见解，都与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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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人在其造园论著中所表达的美学思想相一

致。因此，曹雪芹有关造园的美学观点或见解，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晚明江南文人园林学思想的

影响。

钱泳在其著作《履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

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

方称佳构。”［１３］在他看来，园林的设计与营造同诗

文的创作在原理上是一致的：诗文的结构章法讲究

起、承、转、合，园林的布局与景观设计亦应讲究曲

折变化和前后呼应，不应堆砌和错杂。其实，晚明

江南文人早在其造园论著中就明确提出：“人之葺

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１０］１８１；“（造园）犹

之文章一道，结构全体难，敷陈零段易”［１０］２２１。在

造园与作诗文的关系上，虽然晚明江南文人表达得

较为笼统，没有钱泳阐释得具体详细，但二者的思

想内涵大体上是一致的。就此而言，钱泳的造园见

解在某种程度上亦受到了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

思想的影响。

关于造园，沈复在其《浮生六记》中认为设计布

置园林中的山石、花木与建筑物等要素时应注重大

小、虚实、藏露、浅深、曲直等方面的变化，以大中见

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藏中有露、露中

有藏，浅中见深、深中见浅，曲中有直、直中有曲等

多种艺术手法，丰富园林中的审美空间。他说：“若

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

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

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

多，徒烦工费。”［１４］而晚明江南文人在其造园论著

中指出：“大抵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

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此开园之营构

也。”［１５］所谓“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

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也就是虚中有实，实中

有虚，密中有疏，疏中有密，藏中有露，露中有藏，隐

中有显，显中有隐。由此可见，沈复的此种造园见

解与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观念是相通的，晚明

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对沈复的造园观念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

虽然人们为了舒适惬意地诗意栖居而营建古

典园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但在城市环境设计

日益凸显出绿化观念片面化、人本理解狭隘化、和

谐意识匮乏化、多元文化浅薄化等问题的当代［１６］，

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无疑具有着重要的

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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